
第一章 

月正當空，夜色正濃，褪去了白日裏的喧囂，此時整座城裏萬籟俱寂，幾乎不見燈

火。 

耳聽譙樓上鼓打三更，沒過多久，突然不知從哪裏響起一陣尖銳哨聲，緊接著便是

一陣喧鬧夾雜著急促腳步聲，夾雜陣陣犬吠。 

城東一座偌大的宅院裏，數十個家丁在院子裏奔走，有的提著燈、有的拿著棍棒，

還有的牽著專門養來看家護院的大狗一起在宅子裏四處搜尋。 

就在這一片嘈雜之中，一道黑影從一棵樹上掠過，在夜色中像隻鳥一樣輕巧躍上屋

頂，隨後無聲無息在各個屋頂上來回跳躍前行，躲過了所有人，最後落在了比普通大戶

人家要高得多的院牆上。 

站在牆頭，他回頭看了一眼身後亂成一團的大宅，大半張臉隱藏在黑暗中看不出什

麼表情，但一雙眼在夜色中卻是熠熠生輝，還帶著幾分挑釁和嘲諷。 

眼看整個宅子各個院子裏開始先後點燈，搜尋的人也越來越多，他轉身躍下牆頭，

穩穩落地，起身後又回頭看了一眼大門上寫著「瑞王府」三個燙金大字的匾額，輕笑一

聲，飛快消失在夜色中…… 

大街上一片寂靜，家家關門閉戶，街頭巷尾不見半個人影，月光下，唯有他在高高

低低的屋頂上來回穿梭著，還與一隻野貓擦肩而過，最後終於停在一幢三層高的樓上，

這是城裏一間老字號的客棧。 

站在屋簷上，他往下面看了看，隨後一個側身翻了下去，四肢抓在牆上如壁虎一般

輕巧熟練地從三樓一扇半掩的窗戶鑽進去，隨後反手把窗關上。 

屋裏沒有人，倒是桌上點著蠟燭，還剩下三分之一，蠟油積在燭臺上淌了下來，滴

在桌上凝結成了一小塊。 

他走到桌前，先拿剪子撥弄了一下蠟燭芯，等火光亮了一點兒之後，放下剪子，從

懷裏掏出一個精緻小巧的木頭盒子，暗紅的檀木色，打磨得光滑細潤，隱約可見木料本

身的紋理，鎖扣是純金的，可見裏面裝的一定不是普通的東西。 

他看了看盒子，眼裏露出一絲興奮的笑意，打開盒子，躺在猩紅色綢子裏的是一顆

足有核桃大小的珍珠，在火光照映下散發著凝脂般的溫潤光澤。 

然而他眼裏的興奮光芒立刻消失，他把珍珠從盒子裏拿出來舉到眼前看了看，半晌

之後，歎了口氣— 



「沒勁。」說完，他把珍珠扔回盒子裏，闔上之後隨手扔到了桌上。 

轉過身，他走到身後不遠處的梳妝臺前，臺上有面偌大的黃銅鏡子，他站在鏡子前

左右看了看自己的臉，隨後稍稍抬起下巴，伸手在下顎處摸索了一下之後，將「臉皮」

一點兒一點兒撕了下來…… 

比起被撕下的平凡臉孔，藏在人皮面具下的面容好看百倍，五官端正，清秀中又透

著一絲絲邪氣，一雙眼不笑時也似是帶著幾分笑意，甚是勾人，這才是黎俊的本來面目。 

黎俊是個小偷，在江湖上綽號飛燕，除了輕功卓絕能飛簷走壁，偷術也不賴之外，

他還精通易容之術，男女老少就沒有他扮不了的，而且換上誰的面孔就能將那人模仿得

唯妙唯肖，一般人絕對看不出破綻。 

可即便如此，他也只是個小偷，不被人放眼裏，上不了臺面的那種。 

雖然問那些「梁上君子」飛燕是何人他們都知道，但若是問江湖上那些叫得上名號

的大俠，哪怕是被黎俊偷過東西的，也絕對沒有一個人答得出來。 

對於這點，黎俊很懊惱。 

洗了把臉，換下了偽裝的衣裳之後，黎俊來到桌前坐下，又把盒子裏的珍珠拿出來

扔著玩。 

這是前陣子波斯國商人送給瑞王爺剛滿百天的小女兒的賀禮，珠子又大又圓是挺漂

亮還價值連城，可他就是覺得沒意思。 

珍珠是值錢，可再怎麼值錢也不能讓他在江湖上揚名立萬，就算富可敵國又怎麼

樣？他從來要的都不是錢，而是像他師父一樣，一提起神偷的名頭大家就會如臨大敵，

看緊自己的寶貝，他想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他，他想讓他的名字和那些大俠的並列在一

起。 

而想要這樣，光偷這些東西是不行的……握緊拳頭攥住了珍珠，黎俊緩緩皺眉，終於

下定決心要幹一票大的。 

 

 

京陽城內。 



前幾日驚蟄剛過，昨天一場細雨下了整整一天，今天一早終於放晴，沿街兩旁的鋪

子先後開了門，夥計出來掛上幌子，有的站在店門口提著桶往門前潑水，來城裏做買賣

的村民小販也紛紛挑著擔子來到街上，到了巳時左右，大街小巷皆是人來人往。 

黎俊走在人群中，沒有易容，倒是穿了一身白衣，戴了玉冠，一副貴公子模樣，甚

是惹眼。 

今晚他要做件大事，昨晚熬夜做準備，本來應該好好待在客棧休息，可卻莫名的有

點兒心緒不寧，感覺像是會有什麼事發生，讓他坐不住。 

他平日裏很少有這種感覺，所以特別在意，尤其是今晚他要去的地方還有些來頭，

必須謹慎小心。 

可若是就這樣更改計畫又覺得自己太沒用了…… 

黎俊有些猶豫不決，突然心思一轉，想到要不去找個卜卦算命的算上一卦，便來到

街上，可平日裏那些個算命的好像到處都是，隨便走在路上就會被攔下來說一句「印堂

發黑」，今天特意出來找，走了半天卻一個也沒見著，好像都約好了今天一塊兒休息似

的。 

黎俊走了好幾條街，沒看見一個算命的，就在他快要放棄的時候，一抬眼，突然發

現前面好像有個攤子，攤子上掛了一面幌子，工工整整地寫了個「卦」字。 

有了！ 

那卦攤擺在一棵大樹下，周圍人往來不多，此時攤子前已經有人。 

一個身材略顯壯碩的姑娘正坐在攤子前的長條板凳上，單看臉型五官長得倒算不上

難看，只是皮膚黑了些，偏偏還穿著一件粉色的衣裳，頓時顯得更黑了，黑就黑了，臉

蛋上還抹了兩塊胭脂，真正的黑裏透紅。 

姑娘無比嬌羞地將右手掌心伸給算命先生，另一手拿著帕子掩著嘴羞怯地笑著，而

她對面的算命先生似乎有些緊張，低頭盯著她的手，嗯嗯啊啊了半天，最後說了句— 

「姑娘這掌紋是極好的……」 

「真的？」姑娘雙眼一亮，一臉興奮道：「那你說我今年能嫁出去嗎？」 

「呃……」算命先生清了清嗓子，「所謂緣分天注定，姑娘一定能遇見自己的意中人

的，只是姑娘要切記，凡事不可看外表，內在才是最重要的。」 



姑娘不住點頭，突然又想到了什麼，嬌羞地看了他一眼，晃著肩膀別過頭羞澀道：

「其實我要求也不怎麼高，找個你這樣的就行……」 

「噗！」 

發現攤子之後，黎俊站在十步遠的地方一直聽著，這回終於一個沒忍住笑出聲，那

算命先生似是聽見了還是察覺了，抬頭朝他看過來，他趕緊別過頭。 

過了一會兒再去看，算命先生正低頭和那姑娘小聲說著什麼，黎俊便趁機打量了一

下他，背脊挺直，不像老年人佝僂，顯然年紀不大，穿的道袍半新不舊的，頭上戴了頂

跟道士差不多的帽子，幾乎蓋到眼睛，看不清相貌，不過光看下半張臉倒是有稜有角的。 

這時粉衣姑娘終於站起來，又戀戀不捨地對算命先生說了幾句話，最後放下幾個銅

錢歡喜雀躍地走了。 

算命先生等她走遠了，這才伸手擦了擦額頭上的汗，然後把桌上的銅錢一個一個拿

起來，攥在手心裏掂量了一下，好似心滿意足地揣進兜裏。 

再一抬頭，見黎俊站在他攤子前，他微微一笑，「公子，可是要算卦相面？請這邊

坐。」 

黎俊一撩袍襬在長凳上坐下，歪頭一看，發現這算命先生豈止年紀不大，頓時心生

懷疑，直接問：「你行不行啊？」不會是個裝神弄鬼的騙子吧。 

算命先生笑了，知道他在顧慮什麼，「公子，算卦問卜只看靈與不靈，不是看年紀

歲數的，若真是騙子，難道年紀大的就不會騙人了嗎？況且……」他突然壓低聲音，一手

擋在嘴邊說：「我只是長得顯年輕。」 

黎俊皺了皺眉，雖然還是不太相信，不過覺得他說的也沒錯，便沒再說什麼。 

「公子打算問什麼？」算命先生先開口。 

想了想，黎俊說：「我今晚要去做件很重要的事，想看看是否能成功？」 

「哦……」算命先生點點頭，「請伸手過來。」 

黎俊把左手伸了過去。 

算命先生托住他的手，低頭仔細研究著他的掌紋，一會兒皺眉，一會兒又微微點頭，

口中還發出沉吟的聲音。 



就這麼看了好一會兒，黎俊手都被握熱了，頓時有點不耐煩地說：「你實話實說，

別盡說些好聽的敷衍我。」 

算命先生看他一眼，終於鬆開他的手，笑道：「恭喜公子，您這次無論做什麼，都

一定能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真的？」 

算命先生鄭重點頭，「真的。」 

不知是不是一種暗示，他這麼一說黎俊還真覺得心裏一下子輕鬆了不少，方才的心

緒不寧瞬間一掃而空，於是大方地留下了一錢銀子之後，起身就走。 

算命先生拿起銀子掂量了一下，往上一拋，揚起嘴角看著黎俊的背影，突然叫了一

聲，「公子！」 

黎俊還沒走遠，應聲回過頭，只見那算命先生將帽子推上去了一點，一雙眼笑意甚

濃。 

「還有件事，我看公子面頰紅潤，這是桃花運到來的面相，您可能是要遇見意中人

了。」 

啊？黎俊愣了一下，沒反應過來，桃花運到來？ 

看他呆愣的樣子，算命先生揚起嘴角，低聲說了句「恭喜公子了」。 

黎俊沒聽見最後這句話，撓撓頭走了。 

 

對於桃花運到來的事，黎俊沒有放在心上，在他看來那不過是算命的一句玩笑。 

入夜，黎俊換上夜行衣，過了二更天後，他直接拿了塊黑布將下半張臉蒙了起來，

溜出客棧。 

他偷東西也不是回回都易容的，有時是心血來潮，有時則是懶得弄，反正他偷東西

就沒有被人看到臉的時候，易不易容也沒差。 

黎俊運起輕功，在夜色中幾乎穿過了大半個城，終於來到一處豪宅大院前，這裏正

是當今武林盟主的府邸。 



武林盟主姓程名忠，今年不過四十出頭，據說他天賦極高，自小師從高人，十六歲

便已經出師，武功高強自是不用多說，還出身武林名門，在當上武林盟主之前在江湖上

就已經地位極高，五年前終於被眾人推舉為武林盟主。 

他並未見過程忠，或者說以他這個級別的人物，是見不著武林盟主的。 

不過那又怎樣？黎俊心想，今天晚上就讓你們知道我飛燕的名頭。 

沒錯，他打算夜闖武林盟主府，偷一件武林盟主的心愛之物，在江湖上，武林盟主

的東西可比王爺家的珍珠有意義多了。 

若是能找到什麼武林盟主的一些私密物件知道一些祕密，那就更好了。 

今夜，就是他揚名立萬的第一步。 

程家大宅已有數百年歷史，屋宇林立，院牆高聳，但黎俊快跑幾步輕輕一躍便翻上

了牆頭，在夜色掩護下悄無聲息地進了宅子裏。 

一陣涼風刮過，樹葉沙沙作響，整座宅子裏古樹參天，好幾棵比這宅子的年紀還大，

枝繁葉茂，方便黎俊藏身。 

前後五進的大院，光是一眼望去便已經氣勢恢弘，每個院子裏都有巡夜的家丁，三

兩個人一組，黎俊站在一棵三個人都無法環抱的大樹上，一手扶著樹幹居高臨下地觀察

情況，整個人似乎都融入夜色中，唯有一雙眼中映著一點火光。 

都這個時候了，還有一個院子裏燈火通明，不時有人往屋裏送東西，仔細一聽還隱

約有陣陣絲竹弦樂聲傳出來。 

黎俊知道今晚武林盟主在舉行宴會，為了這一晚，他花了數天的功夫探查地形，打

聽情報，暗中觀察了一會兒之後，黎俊選定了一個地方，他跳下樹，在夜色掩護下穿過

一個又一個院子，避開了幾撥巡夜的守衛之後，來到一間跨院。 

院裏有一幢兩層小樓，周圍種著成片的桂樹，雖然時候未到還沒有滿院飄香，但也

修剪的錯落有致。 

此時樓裏漆黑一片，黎俊抬頭看著門上掛著的牌匾—「經樓」。 

這裏是武林盟主放藏書的地方，也是他平日裏看書寫字的書房，程忠喜歡佛經，平

時最常做的就是抄寫經文，這「經樓」也是這樣來的，匾上的「經樓」二字還是出自一

位高僧之手。 



盟主府裏值錢的東西放在哪兒黎俊不能肯定，但他覺得對武林盟主來說，重要的東

西應該會放在這裏。 

門上掛著鎖，黎俊蹲在門前湊近看了看，又拿著掂量了一下，隨後從懷裏掏出開鎖

的道具伸進鎖眼裏捅了幾下，喀一聲，門鎖應聲而落，黎俊伸手接住，放到地上，蹲著

將門推開閃身進了屋裏。 

四周一片漆黑，彌漫著一股淡淡的檀香味，借著門外照進來的一點兒朦朧月光，黎

俊四下打量了一番，屋裏除了桌椅板凳等一些基本擺設之外，還有若干書架以及一張羅

漢床，靠牆的地方擺著兩個多寶槅，上面擺了各種瓷器、玉器，以及金銀擺件，每一樣

都價值不菲。 

反手關上門，黎俊走過去，從懷裏掏出火摺子，輕輕一吹點著了，從每樣東西上一

一掃過，看了個大概，沒找到合心意的。 

轉過身，他想到桌邊看看有沒有其他的東西，但走了幾步他突然停了下來，皺了皺

眉，一隻腳在地上輕輕跺了兩下，然後笑了。 

聽聲音，他知道地上有機關。 

黎俊蹲下，食指指節在一塊青石地磚上敲了幾下，又從懷裏掏出一把匕首，沿著地

磚縫隙插進去，一用力便將石塊撬了起來。 

許是覺得沒人會發現地上有暗格，抑或者是覺得沒人敢來武林盟主府偷東西，反正

就這麼簡單地打開了。 

藉著火光，黎俊往裏一看，暗格裏放著一口長方形的箱子，也上著鎖，但這難不倒

他。 

三兩下開了鎖之後，他沒把箱子拿出來而是直接打開，蓋子被掀起來的一瞬間箱子

裏一陣光亮，裏面是……一隻豬。 

一隻反射著火光，閃閃發亮的、純金的豬，大概有兩三個月的小豬仔那麼大，通體

金黃，打磨得圓潤光滑，黎俊眼睛都差點兒被晃花了。 

等回過神來，他一臉嫌棄地看著箱子裏的金豬，覺得太沒品了，簡直浪費這麼多金

子。 

據他所知武林盟主好像也不是屬豬的啊，若是別人送的還不如直接送金子呢。 



不過金豬雖然土氣，但黃金卻是貨真價實的，而且放在如此隱祕的地方，必定是重

要的東西，畢竟架子上有不少古董字畫，論價值比這塊金子更值錢的也不在少數，可只

有它被藏在這裏。 

武林盟主的金豬……黎俊笑了笑，噗一聲吹滅了火摺子，伸出雙手小心地把金豬拿出

來，用自己隨身帶來的黑色包袱巾包好，再把地磚嚴絲合縫地放回原處，只要不打開便

看不出半點被動過的痕跡。 

確定一切天衣無縫之後，黎俊起身，把包袱往肩上一背，喲……還真有點兒重。 

揚起嘴角，他轉身從懷裏掏出一個印章，上前幾步將他的標記—一隻黑色的燕子印

在牆上。 

弄完之後，黎俊背著金豬離開了經樓，到了門外再把鎖原封不動地掛了回去，一切

皆是在神不知鬼不覺的狀態下，沒有驚起半點漣漪。 

離開經樓之後，黎俊沒有按原路返回，而是朝他來時已經選好的另一條路過去了，

中途躲過了兩批巡夜的，似乎是因為今晚有宴會，他總覺得巡夜的人有些多了，再加上

身上帶著一隻沉甸甸的金豬，所以走的格外小心，不求快只求穩。 

眼瞅著再穿過一個跨院就能到最外圍的院牆了，黎俊俐落地從樹上翻下來，落地之

後剛走了沒幾步，突然，前面一扇月亮門裏出現一道黑影。 

黎俊嚇了一跳，不由自主停下往後退了一步，倒不是被人嚇到，而是他竟然沒察覺

到那裏有人。 

一開始他以為是巡夜的，但再仔細一看，發現並不是，對方好像跟他穿的差不多，

也是從頭到腳一身黑，臉上罩著黑布……這他媽是碰上同行了？ 

黎俊愣了一下，沒想到敢來武林盟主府偷東西的不止他一個人，再看對方站在月亮

門那一側，似乎沒有要走的意思，也沒有被撞見的驚訝，就只是在那裏同他兩個人大眼

瞪小眼。 

黎俊先是小心地左右看了看，確定周圍暫時再沒有其他人，這才上前幾步，壓低聲

音道：「這位朋友，你幹你的，我幹我的，我們井水不犯河水。這裏值錢的東西多了，

你自己去找，找到了隨便拿，別擋我的道就行。」 

他覺得自己說的挺有理，也夠客氣，一般同行聽了也就從善如流了，可沒想到對方

非但沒有讓路的意思，反而雙臂環胸，頗有「我就是不讓路，你能把我怎麼樣」的感覺。 

這傢伙……黎俊不想搭理對方，便想翻過門牆，誰知對方又攔到他面前。 



黎俊有些不悅了，只是當務之急是趕快離開，實在不想在這裏與他糾纏周旋，便直

接問對方，「你到底想幹麼？」 

話音剛落，那人突然朝伸出手朝他勾了勾手指，像是喚他過去。 

黎俊氣到不行，同時心裏又暗自嘀咕，莫非他是故意攔著他的？是衝著他身上的東

西來的，還是衝著他來的？ 

他躊躇時，那人又伸出四根指頭一起朝他勾了勾，黎俊眉一擰，還沒想好怎麼辦的

時候身體便自作主張大步朝對方過去。 

然而這時月亮突然從雲裏出來，月光下，黎俊可以把對方露出的上半張臉看得一清

二楚，發覺他的眼神太凌厲，彷彿閃著寒光的利刃！ 

這絕對不是一般小毛賊會有的眼神！ 

黎俊當即反應過來，轉身就要跑，結果還沒跑出三步遠就感覺到身後有人靠近。 

太快了！他暗自一驚，他自認速度不慢，但不過眨眼工夫對方竟然已經追上他，顯

然輕功卓絕。 

那人伸手要抓黎俊，他彎腰閃身躲過，臉上的黑布差點兒掉了，被他及時伸手抓住，

不過那一瞬間黎俊覺得自己像隻要被老鷹抓的小雞，驚得他背上出了冷汗。 

他轉身回敬一個掃堂腿，對方輕鬆躲過後一掌向他掃來，黎俊一個下腰躲過，卻感

覺絲絲掌風壓得他胸口痛，咬了咬牙，心裏罵了聲不好。 

這人一出手他便知道自己可能不是對手，不過論逃跑的話他未必會輸…… 

黎俊提起精神，硬著頭皮使出拳腳功夫與那人糾纏了幾個回合，後者雖然一直同他

你來我往地拆招，但感覺得出來並未使出全力，並且攻少守多，一副游刃有餘的樣子，

彷彿在逗弄一隻貓。 

而黎俊與那人過招同時，好幾次肩上的包袱差點兒掉了，害他要分神顧及，越發施

展不開。 

知道不能再和他糾纏下去了，黎俊縱使心有不甘，但也不會為了爭一口氣而搞不清

楚事情的輕重，有些吃力地接了那人幾招之後，瞅準了機會，虛晃一腳騙得那人後退一

步之後，抓著包袱轉身就跑。 



穿過月亮門，也顧不得身後的人有沒有追來，他運起輕功打算上牆，結果雙腳剛離

地突然又被人從身後抓住了。 

黎俊肩上使勁將對方甩開，瞬間覺得肩上一輕，順利地站上牆頭，可他這才反應過

來，那人把他的包袱扯走了！ 

「啊！」黎俊叫了一聲，又驚又氣，他的豬！ 

再回頭去看，只見那人站在牆下方，一手提著他的包袱朝他晃了晃。 

「你！」黎俊剛要開口，一陣急促腳步聲突然響起，由遠至近，速度飛快且人數眾

多，顯然是巡夜的人發現他們了。 

黎俊暗自叫了聲不好，再一低頭，那人正抬頭看著他，從那彎起的眼睛就能看出對

方笑了，對方把包袱往肩上一背，轉身朝另一個方向飛快跑了，幾乎是一眨眼便消失在

黑暗中。 

「該死的……」黎俊想去追，然而他已經看見火光到院門口了，他罵了一句，最後還

是決定先逃跑，畢竟武林盟主府上的家丁護院可不是一般人，就算不是各個身懷絕技但

論武功也在中流水準，這麼多人他實在沒有勝算，若是在這裏被抓住了，可能都不會送

他到衙門，直接就地就能把他剝皮分屍了。 

再說就算他解決了這些人，再去追那人也未必追得上了。 

最後望了一眼那人離開的方向，黎俊咬牙冷笑一聲，起身輕輕一躍，也消失在了夜

色中…… 

 

 

夜宴之上，琴音繚繞，美貌歌姬跪坐在中央，一襲薄紗紅衣，低聲吟唱著，歌聲悠

揚婉轉，讓人沉醉…… 

這時一名小廝小心翼翼地進來，走到主人席旁，彎腰站在程忠身後湊近了說了兩句。 

原本閉著眼的程忠眉頭微微一皺，緩緩睜眼，片刻之後不動聲色地起身從宴席離

開，緩步走到屋外，今日負責巡夜的管事已經站在院裏。 

「怎麼回事？」他問，聲音裏已經帶著不悅。 

管事的有些惶恐，低頭小聲道：「回老爺，鬧賊了，已經派人去追了。」 



程忠皺了皺眉，聲音沉了下來，「你們這麼多人，竟然還能讓人混進來……說出去我

這武林盟主顏面何在？」 

「屬下知錯，請老爺責罰。」 

「罰是一定要罰的，但不是現在。」男人閉了一下眼，「讓各個院子檢查一下有沒

有丟東西，記下來明日告訴我。」 

「是。」管事的點頭，想了想，又試探著問：「老爺，據說小偷好像進過經樓，您

是否……」 

程忠未等他把話說完便轉過身，面沉似水、步履匆匆地朝經樓方向過去了。 

第二章 

黎俊踏著夜色回到客棧，從窗戶翻進房間裏之後，先點上了蠟燭，隨後一動不動在

原地站了一會，調息完之後，才伸手扯下了臉上的黑布，臉上扭曲的表情是再也藏不住

了。 

方才他真是費了不少勁才從武林盟主府逃出來，算是死裏逃生了，不愧是武林盟主

的地方，他逃到最後，有幾個似乎是在江湖上叫得出名號的人出現追捕他，現在想起來

他還有點兒害怕，好在最後能全身而退。 

深吸了口氣，黎俊緩緩在凳子上坐下，定了定神，忽然感覺手疼，抬手一看，手腕

上赫然有五個指印，應該是和那黑衣人打鬥時被對方抓的，當時他沒感覺，現在才反應

過來，這是用了多大的勁兒？ 

他緩緩握緊拳頭，想到那個黑衣人就一陣窩火，在江湖上闖蕩了這麼多年，還是第

一次被人搶劫。 

他現在確定對方就是盯著那隻豬來的，可他不明白，若只是想偷些值錢的東西，就

像他說的，盟主府裏值錢的寶貝不計其數，何必硬要搶那隻豬？ 

而除了那個黑衣人，還有一個人讓黎俊耿耿於懷……媽的臭算命的！說的什麼屁話！ 

那騙子要是隨便說點兒模棱兩可的話糊弄人倒也算了，偏偏還信誓旦旦地說什麼旗

開得勝、馬到成功……成功個屁！ 

馬上到手的東西被搶了不說，還差點兒被抓了個正著，他出道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

栽得這麼慘，簡直丟人！ 



這一晚上的雞飛狗跳，黎俊越想越惱，越想越不甘心，氣得他一晚上都沒睡好覺，

只覺得這口氣嚥不下，一定要想辦法出出氣才行。 

若是不能出了這口惡氣，以後他都沒臉繼續在江湖上混了。 

那黑衣人不好找暫且先不去管，那個臭算命的是絕對不能就這樣輕易放過，他絕對

不是在遷怒，而是無恥的騙子人人得而誅之！ 

 

 

第二天一早，天一亮黎俊就起來，早飯也沒吃就奔到街上去了，氣勢洶洶地來到那

棵大樹下，樹底下卻不見那算命的攤子。 

想著可能是時間還早，他便在附近一個小酒館裏找了個能看見樹下的位子坐下，結

果這一坐就是半天，直到午時過了那算命先生才出現。 

黎俊橫眉豎目地衝出酒館，但離算命攤只剩幾步時，他又停下了腳步，昨天他只想

著要砸了那算命的攤子，他現在想想，不能就這麼便宜了那個臭算命的。 

攤子砸了還可以再擺，甚至換個地方擺也行，他該做的是徹底揭穿那個騙子，讓他

不能再在外面招搖撞騙。 

於是黎俊匆匆回了客棧，特地易容成了個姑娘再去，就見算命先生因為沒人上門，

正一手支著下巴打瞌睡。 

黎俊看著他陰惻惻地笑了笑，伸手撩了一下垂在胸前的頭髮，一手提著裙襬緩緩朝

卦攤走了過去。 

算命先生原本還閉著眼，但似乎察覺有人靠近，慢慢睜開眼，就見一個年輕漂亮的

小娘子站在攤子前，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他一眼。 

他眼前一亮，急忙坐正了，清了清嗓子笑著問：「小娘子，可是要算卦？」 

黎俊緩緩點頭，面上有一絲猶豫地躊躇道：「是，心裏有事，所以想算上一卦。」

他刻意柔聲道，舉手投足都是女子的做派，再加上易容了，怎麼看都天衣無縫。 

「那請坐下。」算命先生伸手示意，等黎俊在攤子前的長凳上坐下之後，問：「小

娘子是想看相還是測字啊？」 

「看相吧……」黎俊故作思索，「看手相。」 



「那請小娘子把手伸出來。」 

黎俊把右手伸過去，算命先生托住他的手，低下頭看著掌心，身為男人，黎俊的手

算得上是修長白皙的，雖然不能說是女子般的青蔥玉指，但與他現在的打扮也不算違和。 

他打量了一眼算命先生，眼神露出一絲陰狠，問：「怎麼樣？」 

「嗯……」算命先生點點頭，抬頭看黎俊的髮型，眼中帶笑，問：「小娘子已有婚配

了吧？」 

黎俊嬌羞地低頭，「是，奴家已經嫁人了。」 

算命先生點點頭，意味深長地哦了一聲，又皺了皺眉，「您的掌紋極為特殊，我冒

昧問一句，您的煩心事可是與夫家有關？」 

是跟你這個臭江湖騙子有關！ 

黎俊心裏咒罵，表面卻輕歎一聲，緩緩收回自己的手，被這算命的握了半天了，後

者好像就沒有放開他的意思，要真的是個婦人，這豈不是明目張膽的吃豆腐？無恥！ 

「是了，我是實在沒辦法了，這事也不好跟別人說……」 

「若是這樣，小娘子還真是找對人了。」未等他說完，算命先生便笑道：「我的卦

最靈了，替人解惑，逢凶化吉，找我準沒錯。」 

滾你的蛋！化吉沒有，逢凶倒是挺準的。 

「那，先生說說我現在要怎樣才好？」黎俊楚楚可憐地問，眼睛水汪汪的，似乎下

一刻就要落淚。 

算命先生看了看他，沒回答，而是裝模作樣地閉上眼晃了晃腦袋，嘴裏含糊地念叨

著什麼，黎俊皺了皺眉，正要開口，算命先生卻突然睜眼，他瞬間恢復原樣，一臉惴惴

不安地看著他。 

「如何？」 

「嗯……」算命先生皺了皺眉，「方才我算過了，從小娘子您的掌紋來看，如今這樁

婚事確實並非圓滿，您少來受氣受欺，老來說不定還得受窮受苦，若是想要重新過上好

日子……」 

「要怎麼做？」被他這麼一說黎俊都有點兒好奇了。 



算命先生看他一眼，歎了口氣，「若是想重新過上好日子，一定要斷了這段姻緣再

嫁人啊。」 

放你的屁！黎俊心中鄙夷，好你個江湖騙子，他今天男扮女裝就是要當場揭穿這個

騙子，現在時機到了。 

黎俊冷笑一聲，問：「說是這麼說，我如何能信你？」 

算命先生微微一笑道：「信則有，不信則無。」 

黎俊這回諷刺一笑，「合著我要知道你算的準不準還得等個幾年啊？若是真的不準

怎麼辦？」 

察覺到他語氣不對勁，算命先生又上下打量了一下黎俊，似笑非笑道：「那，小娘

子的意思是？」 

黎俊噌一下站起來，一掌拍在卦攤的桌上，「你算的不準我就砸了你這破攤子，讓

全城的人知道你是個招搖撞騙的騙子！」 

算命先生面不改色看了黎俊一會兒，點頭笑道：「好，我若是算的不準，到時候小

娘子大可以砸了我的攤兒……」 

「不必等到時候了。」黎俊打斷他，「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你算的一點兒也不準。」 

「哦？」算命先生挑眉，「此話怎講？」 

「少廢話！就說你算錯了。」黎俊故意大聲喊，引來過路人的注意，只是時辰尚早，

來往的人並不多。 

算命先生左右看了看，笑道：「我錯哪哪裏先不說，您一個女子，光天化日的在大

街上撒潑，不怕丟了面子？」 

黎俊冷笑，「我不怕丟面子，而你錯就錯在我是男是女都沒搞清楚就在這裏大放厥

詞。」 

「這倒是有趣了……」算命先生眨了一下眼，看黎俊的眼神裏多了一絲揶揄，「您方

才給我看的是右手，想來這看手相男左女右的規矩您是懂的，您若是個女的，那便像我

說的那樣，第一次婚配必定不會圓滿，若您是男的，那剛才說的當然就不算了。」 

黎俊眉一擰，「什麼意思？」 

算命先生笑了笑，「不是我算的不準，而是您給的手不對。」 



「放屁！」黎俊真想啐他一臉，「你連我是男是女都看不出來，還怪罪於我？」 

「此言差矣。」算命先生搖搖頭，「我是個算卦的，又不是大夫，是男是女我怎看

得出來？再說是你自己扮成女人還拿右手讓我看相，怎麼又怨我不知道你是男是女？」 

「你！」黎俊兩掌同時拍在桌上，震得桌上的筆墨紙硯都晃了一下，一枝筆差點兒

滾到地上，被算命先生一把按住了。 

「這位公子……」算命先生緩緩站起來，黎俊嚇了一跳，對方竟然比他高了大半個頭，

不知為何瞬間氣勢就少了一大截。 

算命先生低下頭，一隻手撐在桌上，揚起嘴角緩緩湊近他，低聲道：「這事怎麼說

都是我有理，即便您現在在這裏喊出來，也不過是多叫幾個人過來看笑話罷了。」 

黎俊咬牙，有些後悔自己幹麼搞得這般複雜，反而被反將一軍，還不如一開始就直

接砸了他的攤子。 

「我不知道公子為什麼來找碴，」對方又道：「若是以前有得罪的地方，我在這裏

先同您賠不是了，不過……」話說到一半，他突然伸手在黎俊胸口摸了一把，趁黎俊還沒

反應過來又笑了笑，「若是剛才先看您這兒，說不定早就發現您是男人了。」 

算命先生此刻的笑容多了一絲玩世不恭的味道，黎俊愣了一下，隨後臉上一片緋

紅，當然不是羞的而是氣的。 

「下流！」 

「此言又差矣。」算命先生一本正經地搖了搖頭，「你我都是男人，何來下流一說？

難道……」他上下打量了一下黎俊，眼神突然曖昧起來。 

「你！」黎俊怒得要舉起拳頭，但在最後一刻還是克制住了。 

他現在扮的是女人，光天化日的在街上打架實在不雅，何況也不能真脫了衣服讓人

驗明正身，實在有辱斯文。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如此勸說自己，黎俊決定趁他沒動手殺了這人之前先離開。 

狠狠瞪了眼前的算命先生，黎俊猛然轉身，還差點兒踩到了裙子。 

見他要走，算命先生揚聲說了句讓黎俊更怒的話— 

「這位公子……不，小娘子，若是有需要，下次我再好好的再給您算一卦，不要錢。」 



黎俊停下腳步有些僵硬地站在原地，額頭上青筋都暴出來了，不過片刻之後，他突

然回頭朝身後的人笑了一下，說了句話本裏歹徒敗北落荒而逃時常用的話— 

「好，你給我等著。」 

說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若是單看身形絕對看不出他是個男人，只是那走路的姿

勢實在有些豪放。 

算命先生看著黎俊遠去的背影，一個沒忍住笑出了聲，陽光從大樹的枝葉縫隙透下

來，他瞇起眼，在光影斑駁中，笑容又多了一絲不同的深意。 

 


